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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的現實──口語學習者的福音工作和門訓
蔣崇恩
(現任國際口傳網絡執行總裁)
十年多以前，一次途經莫三比克( Mozambique或譯莫三鼻給)，應邀在一個市鎮向一群長途跋涉來聚會的聽眾講道。我選講尼希米記一些經文，但很快便發現聽眾在打瞌睡。我立刻改變語調，只一瞬間的掙紮，他們又再打瞌睡了。
我傳遞資訊的努力完全失效！這次旅程後，我立意要找出他們無法專心聆聽的原因。探索所得的發現，迅速改變了我的想法，投入一個學習歷程──探索口語溝通者的世界。
口述世界
根據《韋氏新世界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2010)，口傳(Orality)有如下的定義：
· 依賴口頭以言語來溝通多於書寫
· 用口語來表達事實和性質
本文對口語溝通者的定義，是指一些人不能、不願或不會透過書寫文字來傳達訊息，以及那些雖然有書寫能力，卻寧願以說話來傳訊息的人。這樣的傳訊方式就是本文所指的「口傳」了。
自從古騰堡聖經在560年前面世後，基督教一直「用文化雙腿來走路」，直接或間接要求別人使用文字。(註1) 然而，全球人口卻有大部分是口語溝通者。據統計，今日世界上有57億人口(註2) 會墮入沒有基督的永恆危險之中，除非習慣使用文字的基督徒，明顯地改變佈道、門訓、領袖訓練和植堂的方法。
57億人口屬口語學習者只是保守的估計，劃分方法有很多 (註3)，大概包括43億成年人、14億幼童以及10億8-15歲的青少年。他們只是具有基本或以下的識字能力，因為能力有限，所以需要用口語學習。(註4)
或問，那麼，文盲人口有多少？數目約為14.5億 (註5)。然而，口述文化的實況是難以想像的多姿多彩。因為所用的分類方法大多不夠中立，往往把文盲與權力架構連在一起，錯誤地看識字是無可避免的優秀 (註6)。一些宣教機構則以社區的發展、基本醫療設施、愛滋病、小額財務等來劃分，數字因此有差異。
但我們要特別留意，在這57億口語溝通者之中，有3,500個未被認領的群體(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的27億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s) (註7)。這是驚人的消息，仍有約20億人沒有舊約聖經；進一步再說，3.5億人口包括2,252個未被認領的未得之民群體，連一句新約經文都沒有！他們都是原始的口語學習者。
最後，在這後現代紀元，使用iPad的一代，喜歡用視像及影音來溝通，這個趨勢不單在西方，更席捲全球。未來三年內，使用流動電話上網的數字將會大大超過使用個人電腦。這是數字方面的好例子，約30億人口以此來聯繫、辦事和溝通 (註8)。這些用視覺來學習和溝通的人可以稱之為衍生的口語學習者(secondary oral learners)，他們雖然會讀寫，但選擇以口頭行為來學習和溝通。(註9)
口述觀點
原始和衍生的口語學習者的範圍很廣，從文盲、半文盲、功能性識字到識字、後識字者(post-literates)以及視覺文化者都是。不同的口語學習者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的一生，開始時是個口語學習者 (註10)。進入學校後，努力學習認字、寫字，然後把一個一個的字組合成句子 (註11)。我們學習讀書。成長後，進入學院的嚴肅殿堂，我們讀書為了學習。如此，印刷品的世界成為我們資訊的來源，也成為我們學習的形式。正是這樣，口語和印刷品的溝通者之間有了明顯的分別，口述和識字也有了不同的觀點。Dr. Orville Boyd Jenkins有如下的分析：
	口述和識字觀點的對比 (註12)

	口述
	識字

	事件導向──以經驗決定甚麼是真實的，知識是一個融合性觀念、實用的經驗；能做才去做，享受做的一刻
	任務/目標導向──從抽象、理性來看現實，使想像的事情發生，知識是理性和客觀的見解，以書寫來表達，任何人都可以藉此明白；可以令任何事情發生

	關係性的──價值基於所需或群眾的期望
	實效性的──價值基於有效或書面同意的，以具體書寫下來的同意書為主

	功能性知識──所要的是用來維繫關係、社群和被接納的價值
	事實性知識──是用來瞭解細節、分析、組織、控制、管理和改變結構或制度的

	口講為憑──我的身份繫於我的行動和聲明
	書寫後可以再協商──書寫下來的可能有別於以前的口頭協議，用白紙寫下的文字是任何兩者關係的第三方

	真理──動態的、與關係相連的；有形的知識高於邏輯性的推論
	真理──客觀的、關係於與事實的理性分析、描述、重複的事件和模式 (所有記錄下來的都用作參考)；價值受印刷字的邏輯影響 (linear logic valued)

	生活技巧──有實際用途的、專業的或藝術性的表達
	知識──資訊導向

	記憶──歷史、傳說、故事都是憑記憶流傳下來的，公開傳講，內容可以繼續擴展。
知識只是某些人的神聖用品
	資訊──記錄和搜集一般的知識、並予以形象化；有價值的技巧會傳述、分析和修訂、再構造既成的事實

	傳統、繼承
	改變、創新、自我表現

	道德──個人誠信、能承擔他人和社群所期望的關係性責任
	道德──滿足形式、成文的承諾；承諾和承擔視當時所知而定；更多的資訊會使責任改變


今日，我們的資訊更發達，但仍未能接觸所有未得之民群體。我們從全世界獲得資源，卻只分配極小部分的資源 (註13) 於佔全球大多數未聽聞福音群體的口語學習者。我們有策略，但卻預設了一個印刷為本的傳訊策略，或者一個識字的觀點。從上表所作的對比，我們可以看見和認同我們失去了焦點。如此，我們要反躬自問，口語學習者的門徒訓練需要有甚麼不同，特別是對那些原始的口語學習者？
口傳與心語 (註14)
大多數參與服侍的人都明白「心語」(heart language)是我們從父母親那裡學習而得的，是一種道地的語言，是我們能夠流暢地使用和清晰地表達情感的，也是我們在夢囈中所用的。如此說來，心語就是我們的母語。舉例來說，在中國的文字當中，多達18個字由「心」組成，可以有18個不同的故事、諺語或心思、意念和情緒，如愛、惡、怒、思、慮、慌。
「心語」已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並且也接受這是訴說心底話的途徑。我們都認同，當以心語述說一個好的故事時，產生共鳴，故事就直接刺進了人心，正如一齣感人的電影，或一位傳道人傳遞好的資訊一樣。神學家Dr. N.T. Wright在所寫的《新約與神子民》(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一書中甚至指出，人人都有一個內在故事庫，是我們用來經驗這個世界的系統。所以，若要改變一個人最深層的思想，必須改變他們故事。(註15)
假若母語故事如此重要，我們的心也由它塑造來看這個世界，有沒有一些已知的證據指出它如何影響宣教？《從種子到果子》(From Seed to Fruit) 是一本對穆斯林宣教及植堂具指引性的著作，Dudley Woodberry (註16) 和他的團隊所作的統計指出，一個教會或多個教會能夠被拓植，82%是因為重視以下三個要素：
1. 團隊中最少有一個人熟悉當地語言。
2. 團隊編定策略會考慮這個群體的學習方式 (即口傳或文字)。
3. 用這個群眾的心語來工作。
這就準確地說明瞭口傳運動有助於宣教工作是真實的。用心語或母語結合口語的學習進路 (例如：說故事、戲劇等)正在全世界轉化內心及社群。其實，我們只是跟隨耶穌基督的榜樣。祂復活後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向門徒講解聖經，他們的心就火熱起來。
我們提倡心語，是因為它具備了兩個意義：故事是屬於心的語言，以及母語是內心的語言。心語或母語的故事正在全球轉化人心和社群，已是一個可見的現象。這樣，我們是否需要再考察我們沿用的印刷品方式及識字觀點，讓出空間來向口語學習者以心語/母語講述故事？
口語策略與教會
既然，所得的資料告訴我們，約有80%的世界人口是口語學習者，而獨立的研究也指出三個關鍵性的元素可以提供較多的機會結出碩果：母語翻譯、溝通策略，以及學習的選擇。是甚麼拉著教會往後退？是改變的成本太昂貴嗎？是沒有刺激要改變嗎？
我們願意使用口語策略來培訓口語學習者作門徒嗎？當我們使用口語策略時，就是說我們所用的溝通方法是讓口語聽眾能夠明白，並且作出回應，同時又能夠將我們所傳遞的資訊再傳遞下去。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採用他們的溝通方式來彼此溝通，如此，便能使每個人都能吸收這個資訊，同時也能教導別人。(註17)
使用口語策略來培訓口語學習者作門徒，所用的溝通形式是他們慣用的文化，如故事、諺語、戲劇、歌曲、小調以及詩詞。而識字者的進路則是清單、大綱、字義研究、護教及神學術語。但這些識字的方法在三分二世界裡很多都不能發揮作用。訓練口語學習者作門徒傳遞神的話，所用的方法與文化息息相關。所以，我們是否必須再考察口語藝術，轉移我們的態度和策略，使我們能適當地接觸口語學習者？(註18)
2010年的東京全球宣教大會的重點是探討如何使27億未得之民有機會聽聞福音。大會之後，我們更清楚看見，為使普世教會有更迅速的發展，必須改變視野，要重新部署、轉向以及重構資源，使這27億未得之民有機會聽聞福音。同時，3.5億人口的2,252個群體有龐大的迫切需要，他們需要第一套口語聖經。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事實上，早於1970年代已經開始實行了。(註19) 口述聖經故事可以成為你未來的宣教策略的一部分，去接觸那些一句聖經都沒有的人嗎？
進一步來說，我們也需要承認在我們面前有另外一個世代的青年人，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有人稱他們為「數位原居民」，而我們大多數只是「數位移民」。神並不輕視媒介。Shane Hipps 提醒我們要關心這一代，神用了超過200節及六章經文詳細地描述各種使用來敬拜的「媒介」，包括：燈台、會幕、燔祭壇、祭司袍、贖銀、膏油。(可是，當神和摩西一起構思這些媒體技術時，以色列民卻自作決定，建造了金牛犢。神不能被愚弄，後果是嚴厲的。) (註20) 我們同樣需要考慮使用更好的媒介來述說「故事」，使下一代的衍生口語學習者可以被培訓為門徒。你的機構是否願意一同合作使這些數位原居民可以聽聞福音？
口述事工在本地層面的落實 (註21)
故事講述好像專為未得之民而設的一個策略。無論如何，一些成熟的教會，特別是在相關文化中的教會，已發現進行按年代順序講述聖經故事有顯著的效益。
1. 佈道方面
在東非，很多未被認領的未聞福音的穆斯林其中一個群體中，口述聖經故事使30人認識耶穌基督。他們迅速的組成小組向自己的群體153,000人傳福音。同時，有4個說故事者訓練其他6位本土宣教士，向其他較大的未被認領的未得福音的穆斯林群體500萬人傳講。
2. 門訓方面
南美的普伊納維族(Puinave)需要再接受門訓，因為宣教士發現他們有混合主義。雖然這一族人自1950年代在文化上已成為「基督徒」，但在基督徒可做及不可做的事中摻入了巫術成分，不少誤解是出自他們的貿易語言──西班牙語。70年代，新部落差會的宣教士用了7年的時間學習艱難的普伊納維語之後，他們對這族人的信仰感到震驚。首先，宣教士嘗試用傳統的方法教導聖經，普伊納維人都點頭稱是，但明顯對某些實際的信仰仍不清楚。於是，宣教士按年代順序，用一個一個的故事來述說神的話，從舊約到福音書，解釋神的本質和屬性、人的罪性、撒但對世界的掌控、救贖的解決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其後，鄉村的長老舉起大姆指和食指比劃，清楚地說：「我從離開地獄的路只走了這一點點。」1998年，新部落差會把這件事蹟拍成電影Now We See Clearly。
3. 教會領袖訓練
在北非一個穆斯林統治的國家，17位本土年青男士(其中一些僅能讀寫，一些則完全不能)參加了一個非公開的按年代順序講述聖經故事的兩年期領袖訓練。兩年後，學生能掌握35個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的聖經故事，正確地按年代順序講述。他們不但能講述其中的故事，並且能按每個故事寫作一至五首歌曲，編排一個戲劇演出。一位神學院教授給他們一個6小時的口語考試，他們有能力回答關於故事中的事實和神學思想，對福音資訊、神的本性、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有非常確切的領會。這群學生能迅速地和技巧地利用故事的內容來回答各類的神學問題。
4. 植堂方面
在南美，跨文化宣教士耶利米加入一個包括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等的較大團隊，從事改編來自鄰近語言(neighboring language)的故事。他按部就班向兩個母語說故事者灌輸異象，也透過學習故事培育他們，教導他們要把故事傳開。兩年的投身，他在植堂運動上帶來顯著的貢獻，如今當地群體有20%成為了信徒。耶利米離開兩年後，說故事者繼續到新的地方、河的上下游未聽聞福音的鄉村述說故事和佈道。
5. 機構方面
不少機構在世界各地取得更好的成就。以下是一個實例，一個機構把參與口傳訓練前後的成績作出比較，結果是驚人的：以五年為期，50個不能讀寫的人平均用2.67年帶領815人歸向基督，也拓植了22個教會。當他們接受口述方法訓練之後，能準確地講述85個適切文化背景的聖經故事，同樣的50個不能讀寫的人，只一年間便帶領了9,122人信主，建立了370個教會。(註22) 我們見證著22個舊的差遣國家和新的差遣國家期望重新訂定宣教進路，他們由「這是福音信息」轉移到「未聞福音者的世界觀是甚麼，怎樣才能更有效的接觸他們」。他們需要培訓、資源和人事以期符合那勢不可擋的需要。
6. 宗派之間
神感動祂在世界一些地區的僕人回應了口傳的策略和工具，使福音能有效地傳播，門徒訓練和口語學習者得以結出果子，並且在繁衍。肯尼亞主教Njuguna緊握口傳的異象和它對接觸未被認領和未聽聞福音群體的意義，個人作非公開的訓練，把這個異象向外拓展到未被認領的群體之中，同時也認領他們。他用他們的心語對他們講述口語聖經故事，並在他們中間植堂。他的影響不僅於此，產生了槓杆效應，其他8個宗派的監督也接受訓練，其中一些已開始認領未得福音的群體了。
7. 夥伴合作
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學院/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SIL/Wycliffe) 和種籽公司(The Seed Company)聯同新印度傳道會(The New India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及其他印度本土的工作機構合作。在工作開展了10個月後，已經使6,500萬人有母語聖經，是準確、適切文化又符合聖經的口語故事 (註23)。在3種語言中，這些故事讓其中一些人第一次接近聖經！
8. 新的網絡
在美國，密西西里州一大群牧者和教會領袖接受訓練後，大家都寄予厚望，因此產生了一個新的組織──密西西里州口傳會(MO Orality Network, MOON)。
9. 新的社群進入新的教會
美國一個大宗派首次在20年間看著新的教會被拓植。是怎樣發生的？講述聖經故事的隊伍由不同的教會組成一個個的小團隊，他們自己成長，一個個新的教會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再說筆者個人的經歷。我第一次口述故事是2008年9月在埃塞俄比亞，一些說故事者一起口述使徒行傳的故事。記得開始講述使徒行傳第一章，翻譯成為本地語言後，在新的年青領袖和翻譯員之間反覆的引發了大量對話。最後，我們打斷了對話，詢問那位翻譯員，何以未完成第一章的故事已有這麼多的對談。他告訴我們，是由第4和第5節引起的，那位新的領袖說：「我們明白了。我們已經等了2,000年，如今我們不需要再等待了。」這就是教會建立的真正時間。事實上，這也代表在一個較少人認識的未被認領和未聞福音的群體中，這刻開始了植堂運動。
我們有沒有膽量做夢？夢想有一天未被認領和未聞福音的群體的數字是零？夢想有一天所有的語言群體都有準確、適切文化、合乎聖經、用他們的心語口述的聖經故事？夢想有一天來自不同的種族和社群的口語學習者都接受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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